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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埃及宣布加入金砖国家， 这既得益于埃

及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特殊地位， 也源于金砖国家扩容的历史性需求。
埃及地位的形成与埃及独特的地理、 历史以及所推行的地区政策紧密相

关， 使埃及在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等方面具有突出影响力， 成为该地区

国际治理的中坚力量。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中国逐渐成为埃及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 而金砖国家的发展规划与埃及的发展愿景高度契合， 这都将

为埃及实现复兴提供强大助力。 同时， 中东与非洲是金砖国家扩容不可

或缺的部分，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战略意义重大。 埃及在这一地区

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全球南方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加入金砖国家顺

应多方需求、 使多方受惠， 也将对中东非洲地区的复兴起到带动辐射作

用， 为全球新南南合作提供宝贵的合作经验， 为缓解地区冲突发挥更有

力的调解作用。 从全球视角来看， 埃及成为正式成员将会增强金砖国家

的总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建设与完善， 并加快全球

南方发展步伐， 提高全球南方的国际话语权，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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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金砖合作机制逐渐从论坛走向实体， 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 吸

引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五次会晤特别记者会宣布， 沙特、 埃及、 伊朗等国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大家

庭， 会员资格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 新五国从众多申请国中脱颖而出， 每

一国对金砖国家都有特殊意义， 它们的加入将为未来全球南方的发展提供关键性

助力。① 如何考量埃及在金砖国家中的角色身份， 实际上就是要解读埃及加入金

砖国家的特殊意义。 埃及有哪些特质是金砖国家所需要的， 埃及又能够从金砖国

家获得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埃及在其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本文从埃及的

地区角色出发， 尝试以角色理论进行粗浅解读。
“角色” 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运用于社会学研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霍尔

斯蒂 （Ｈｏｌｓｔｉ） 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 他认为政府的一般性外交政策行

为由本国的国家角色所决定， “包括 （政府） 对其他国家的态度、 决策、 回应、
职能和承诺等模式”。② 首先， 角色理论强调主观认识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
这种认识是政策制定者对适合国家的一般决策、 承诺、 规则和行动的定义， 以及

国家应在国际体系或次区域系统 （如果有的话） 中持续履行的职能的定义。③ 该

理论认为， 国家角色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通过领导者主观认知建构的。 其次， 该

理论认为影响国家角色形成的主要因素分为内外两部分。 内部因素主要包括： 地

理位置和地形特征、 自然和技术资源、 政策传统、 政党与群众运动所表达的需

求、 国家价值观或意识形态、 舆论情绪、 决策者的个性或政治需求等。 外部因素

主要包括： 国际体系的结构、 系统化的价值观、 一般性的国家法原则、 国际或区

域组织章程、 国际舆论、 多边或双边协定、 国家期望等。 这为我们分析国家角色

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最后， 角色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可能存在多种角色， 这一特

征在大国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霍尔斯蒂认为： “从一般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或地区内具有不同的既定关系， 因此通常会在不同系统中有多

种关系。”④ 一些角色理论研究者认为， 当一个国家同时处于两个或多个需要扮

演的矛盾角色位置时， 可能会发生角色间冲突， 并据此判断 １９６７ 年之前中东地

区内部冲突是这些国家所扮演的两种主导角色 （主权国家和泛阿拉伯主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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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相容造成的。① 埃及同样在不同外交圈层中存在不同角色身份， 使其表现出

角色冲突特征， 这为理解埃及的国际行为提供了新的解读思路。

埃及在中东非洲特殊角色的形成

埃及的国家角色有其特殊性， 兼具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等多种属性， 并据

此形成了在不同地区治理中的不同角色身份。 这种特殊身份构建一方面源自埃及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 使其获得了两个地区天然的群体认同感， 为埃及参

与地区事务提供了合理性前提； 另一方面又与埃及推行积极的地区政策相关， 埃

及始终关注并致力于提高自身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力。 主客观因素共同推动使埃

及形成了特殊的地区角色身份， 这是埃及角色的重要部分， 也是构成埃及金砖角

色的基础。

（一） 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是埃及角色形成的源头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进程是埃及特殊地位形成的基础。 纳赛尔曾在 《革命

哲学》 中提出 “三个圈子” 理论， 认为埃及生存于非洲、 阿拉伯和伊斯兰这三

个圈子中。 这种复数的生存圈正是独特的地理条件与历史演变赋予埃及的。 首

先， 地理条件决定埃及是一个非洲国家。 埃及坐落于非洲北部， 东靠红海连接亚

洲， 北入地中海眺望欧洲， “我们守卫着 （非洲） 大陆的北门， 我们被认为是大

陆对外面世界联系的连锁。”② 其次， 历史演变使埃及具有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

的性质。 公元 ７ 世纪，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征服扩张， 埃及沦为阿拉伯人统治下的

一个地区， 阿拉伯民族逐渐取代当地土著民族成为埃及的主体民族， 使之成为一

个实际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 在民族阿拉伯化的同时， 埃及在文化上也逐步伊斯

兰化， 伊斯兰教成为埃及最广泛信仰的宗教， 伊斯兰文化成为埃及本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到了近代， 虽然有穆罕默德·阿里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 时期的一时辉煌， 但是

埃及又很快走向衰败， 落入欧洲国家统治之下， 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

地， 这极大延缓了埃及的发展速度， 使埃及长期处于落后境地。 １９５２ 年后， 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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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的领导下， 埃及再度成为区域性政治和军事大国， 但其自近代以来经济长期

落后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如果说， 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历史进程赋予埃及 “三个圈子” 的角色身份， 那么近代公民社会发展及殖

民化历史则赋予埃及 “全球南方国家圈子” 的新角色身份， 现今埃及是一个

“阿拉伯、 非洲、 伊斯兰和发展中大国”。① 正如角色理论所认为的那样， 地理和

传统是一个国家角色形成的重要内部因素， 埃及在任何圈子中扮演任何形式的角

色， 独特的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都将是构成这些角色的源头与基础。

（二） 埃及在不同圈层中的角色变化与核心特征

不同的圈子虽然使埃及拥有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但如何驾驭不同圈子中

的角色身份， 并使这些角色之间不产生冲突， 是埃及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 领导

者对于不同圈层角色的理解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 成为塑造埃及角色的另一重要

因素， 外交政策的制定体现了埃及领导者对本国角色的建构。
首先， 埃及外交政策会因时而变。 近代埃及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大转变以纳赛

尔执政为分界， 他所主张的纳赛尔主义在外交领域体现为泛阿拉伯主义思想，
“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是纳赛尔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终极理想， 当然也是

纳赛尔外交政策的核心诉求。”② 纳赛尔一反自由主义时期的外交政策， 主张在

阿拉伯圈子中取得核心领导地位。 而争取核心领导地位的方式主要是处理巴以问

题， 因为该问题当时对阿拉伯人来说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成为阿拉伯人评价其他

国家 “试金石” 一样的存在。③ 故而纳赛尔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有力的军事

措施来应对以色列。 一些人认为， 纳赛尔时期的埃及之所以能够在处理中东事务

上受到高度尊重和具有公信力， 正是得益于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以及他对

巴勒斯坦的不懈支持。④ 但也正由于纳赛尔对埃及在阿拉伯圈子中身份角色的高

度追求， 埃及从这一时期开始打破了在不同圈子中角色身份的平衡性， 开始片面

追求在单个圈子中的超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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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 彼时埃及的国力尚不足以解决非常复杂的巴以问题。 战争为埃及

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六·五” 战争失利成为埃及人心中难以挥去的阴霾， 纳

赛尔所主张的单独偏向阿拉伯圈子的外交政策已经严重阻碍了埃及进一步发展。
因此， 后继者萨达特总统选择与以色列和解并与美国交好。 积极建立更深层次的

埃美合作关系， 成为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 在具体实践层面

上， 美国给予埃及发展援助， 而埃及则利用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给予美国

战略上的支持。 在海湾战争中， “由于埃及的积极帮助， 许多阿拉伯国家加入美

国阵营中， 使美国的行动在阿拉伯世界具有了合法性。”① 有学者认为， 正是萨

达特时期的这种转变， “使埃及更多地关注西方身份， 慢慢地离开了泛阿拉伯主

义和非洲元素。”②

其次， 埃及外交政策中保有不变的因素。 从穆罕默德·阿里开始， 埃及就想

摆脱西方控制， 取得在阿拉伯世界甚至是东地中海地区的主导性地位。 这一想法

随着埃及衰败而沉寂， 又在政治强人纳赛尔上台后复兴。 纳赛尔所推崇的泛阿拉

伯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埃及本土的民族主义。 “在纳赛尔看来， 埃及是阿拉伯革命

和统一的 ‘基地’， 开罗应该成为泛阿拉伯国家的 ‘中心’。 在阿拉伯地区， 除

了埃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胜任这一光荣的英雄角色。”③ 纳赛尔始终强调埃及在

阿拉伯世界的独特地位， 他所要建立的泛阿拉伯联盟是以埃及为核心的联盟， 而

不是其他国家主导的。 尽管历代领导人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但这种对地区核心国

家地位的追求， 却是埃及自 １９５２ 年之后长期一以贯之的核心特征。 萨达特与穆

巴拉克对纳赛尔时期外交政策的改变仅是因时制宜的方式转变， 是埃及在国家利

益面临转向时让位于埃及民族主义利益的战略决策， 而不是放弃了原本的追求。
在埃以和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埃及逐渐被阿拉伯世界排斥， 但随着美国在中东

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大， 埃及又通过埃美特殊关系重返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 埃

及力图在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框架下， 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不可或缺

的调节者，④ 这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贯彻埃及的地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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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天社：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 博士学位论文， 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８ 页。
Ｍｅｈｍｅｔ Ｏｚｋ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ｈｒｉ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 －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ｐ. １６.
王泰、 郭子林：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 埃及史》， 第 ４４２ 页。
Ｇａｍａｌ Ｍ. Ｓｅｌｉｍ，“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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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证据是在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 许多观察者认为， 新上台的埃

及领导者将会结束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的外交政策， 抛弃之前将自身置于美

国、 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之下的方式， 转而追求更加独立和自信的外交政策。 他们

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政府将转变对巴以问题的态度， 回到纳赛尔时代领导阿

拉伯人对抗以色列的外交方针。 但这种判断忽略了影响埃及外交政策转变的核心

要素， 过于看重宗教因素对埃及外交的影响。 事实上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外交政策

得到继任政府的延续， “ （穆兄会） 甚至放弃了它们长期以来的反美和反以色列

立场， 转而采取将政治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立场之上的务实做法。”① 同样作为具

有军方背景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Ａｂｄｅｌ Ｆａｔｔａｈ ａｌ Ｓｉｓｉ） 却并没有在形式上

延续穆巴拉克时期的外交政策， 有西方学者认为， “在塞西政权的统治下， 埃及

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过去四十年来最重大的变化。”② 关于这一论断的准确性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来检验， 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塞西政府正致力于调整埃及长期以来实

行的单个圈子外交模式， 在努力保持同美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基础上， 日益重视

与非洲国家及中国、 俄罗斯等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 加入金砖国家就是这一调

整的表现。
总体来看， 埃及外交和区域战略变的是方式，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

盟友的选择上， 二是对不同圈层的平衡上。 不变的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 即埃及

始终想要在某一或多个生存圈层中确立本国的特殊地位， 发挥重要影响力。 这种

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成为埃及外交的一个核心特征， 也是埃及在中东非洲地区具有

特殊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一个驱动性因素。

（三） 埃及在中东非洲地区特殊地位的表现

从近代以来， 埃及就在外交政策上致力于参与中东地区竞争。 无论是纳赛

尔、 萨达特还是穆巴拉克， 都没有放弃过对埃及在阿拉伯圈子中特殊地位的追

求。 埃及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地位， 主要取决于埃及自身发展状况及其同其他中东

国家间的实力对比情况。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埃及在中东地区具有明显的超

然地位。 阿盟就是在埃及倡议下成立的， 开罗成为阿盟的永久性总部， 第一任阿

盟秘书长亦由埃及人担任。 在埃及共和国成立之后， 纳赛尔总统长期致力于领导

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 在阿拉伯圈子中积累了极高的名望， 也使得埃及成为阿

拉伯世界的领导者。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萨达特总统赶赴耶路撒冷与以色列领导

·４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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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面， １９７８ 年签署戴维营协议， 并在第二年签订埃以和约。 埃及的转变 “奠
定了阿拉伯人选择和平这一战略抉择的支柱”①。 虽然这使得埃及在阿拉伯圈子

中的地位有所受损， 但是埃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巴以矛盾的调解者，
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巨大贡献。 埃及这种追求以和平方法解决矛盾和冲突的理

念一直贯彻至今， 为埃及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使埃及以新形式和新

角色定位重返中东， 重新获得重大影响力。 虽然随着海湾国家崛起以及美国在

中东的战略布局调整， 埃及在该地区的超然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并且难以恢复，
但是埃及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是该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非洲和中东地区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 如整体经济水平的落后性、 主要由

全球南方国家组成以及内部长期充斥矛盾与动乱等。 但是， 非洲又与中东地区有

着明显区别。 一方面， 非洲在国际战略资源储备和产量上的重要性低于中东地

区， 导致其内乱对于国际市场的干扰力度较小， 因此大国对介入该地区的动乱往

往缺少直接的经济利益动机。 与此同时， 非洲各种矛盾的复杂程度不弱于中东地

区， 介入该地区的矛盾显得十分困难， 客观上使得外部势力对非洲的干预力度明

显低于中东地区。 “外部力量介入的失败， 部分西方国家对参与非洲事务的意愿

低迷， 给非洲安全问题的非洲责任和非洲方式留下了空间。”② 另一方面， 非盟

有着更强的独立倾向， 倡导集体安全机制， 主张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致力

于减少外部势力干涉。 这与中东地区形成明显差异， 从而使埃及对非洲的影响力

在某些方面更甚于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埃及特殊地位还来源于其本身具备的强大实力。 埃及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

北非地区第一大经济体。 埃及工业水平突出， 是非洲第一大钢铁生产国， 其钢铁

产量在中东地区 （ＭＥＮＡ） 排名第二， ２０２２ 年钢铁产量达 ９８０ 万吨， 且增速喜

人。③ 这反映出埃及虽然在总体经济水平上不如石油产出国， 但在整体工业水平

上却超过这些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国家。 埃及还拥有该地区最先进的空中力量， 有

一支由 １０６９ 架固定翼和旋翼战斗机组成的机队， 土耳其以 １０６５ 架排名第二， 第

·５２·

①

②

③

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 《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 《国际论坛》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２ 页。
罗建波、 孙欣： 《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非洲集体安全的本土知识探索》， 《西亚
非洲》 ２０２３ 第 ５ 期， 第 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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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沙特 （８９７ 架）， 第四则是以色列 （６０１ 架）。① ２０２２ 年埃及共吸收外国直接

投资 １１４ 亿美元， 在全非洲排名第一。 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 埃及

在全球最具吸引力和信赖的新兴市场中排名第 １４ 位， 高于土耳其、 南非和俄罗

斯。② 埃及拥有在中东地区领先的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水平和军事实力， 这是埃

及能够充分发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埃及积极致力于区域治理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 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穆巴拉克总统时期开始， 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显著下降， 因此开始调整

地区战略重心， 寻求在非洲地区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塞西总统上台后全面调整

埃及的地区战略， 加大了埃及 “重返” 非洲的力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塞西总

统出访非洲国家的次数占其外出访问总数的 ３０％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埃及在被暂停

成员国资格将近一年后得以重返非盟， 并迅速成为非盟的重要成员国， 是非盟

的五大捐助国之一。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埃及出任非盟轮值主席国， 在非洲的政治参与

积极性显著增强。③ 这说明埃及对非政策得到非洲国家的认可， 是埃及在非洲发

挥重要影响力的证明。 同时， 埃及积极参与非盟对非洲的治理， 致力于非洲地区

反恐事业和维和行动， 为非洲地区和平稳定提供重要力量。 ２０２３ 年埃及派遣维

和人数为 ２０９４ 人， 排世界第 ９ 位。 从更长视角来看， 从 １９４８ 年到 ２０２２ 年， 埃

及共派遣超过 ３ 万名维和人员， 在全球名列前茅。④ 有学者研究认为， 埃及参与

维和行动具有明显的地域偏好，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埃及正在参与 ６ 项联合国维

和行动且全部位于非洲。⑤ 埃及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态度与务实做法得到国际社

会认可， 对维护非洲地区和平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埃及注重保护平民生命健康权， 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２０２３ 年苏丹

冲突爆发并长期持续， 埃及除了积极寻求和平解决苏丹冲突外， 还经常性地为苏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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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平民提供救援物资。① 在新冠疫情期间， 埃及建立了北非第一个新冠疫苗生产

基地， ＶＡＣＳＥＲＡ 公司成为中东和非洲最大的疫苗生产基地。 埃及在满足本国疫

苗需求之外还向非洲其他国家出口， 为非洲地区抗疫作出显著贡献。② 埃及充分

发挥自己作为非洲大国的责任， 为非洲地区治理提供埃及力量。 在新一轮巴以冲

突中， 埃及同意开放拉法口岸， 以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埃及呼吁

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冲突， 塞西总统通过会晤与电话交谈等方式与其他国家领

导人就巴以问题交换意见。③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埃及，
双方发表了 《中埃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 重申对于 “两国方案” 的坚

定支持， 强调人道主义救援应充足、 快速、 安全、 可持续地进入加沙地带， 中埃

双方赞赏彼此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缓解当前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影响、 努力推动

结束加沙战事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所作的努力。④ 埃及在解决巴以问题

上的努力和贡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彰显了埃及对和平与人道主义的追求。
对于埃及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所具备的特殊地位， 可以引用开罗大学研究员穆

罕默德·奥兹坎 （Ｍｅｈｍｅｔ Ｏｚｋａｎ） 的描述作为总结： “没有埃及， 阿拉伯人既无

法与地区或国际对手发生战争， 也无法实现和平； 没有埃及对非洲的参与和鼓

励， 非洲联合只是一个梦想。 同样， 只要埃及不积极参与非洲事务， 北非就永远

不会成为非洲的一部分。”⑤

埃及加入金砖国家的需求与动力

前面主要讨论埃及已经具备的硬性条件及其在区域的影响力， 但这些条件并

不是埃及和金砖国家达成合作意向的决定性因素， 还需要深入到对双方需求侧的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ｇｙｐ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ｓ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Ｔ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ｉ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Ｓｕｄａｎ ｂｙ Ｓｅａ，”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 ／ １２３４ ／ ５０８６０２ ／ Ｅｇｙｐｔ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Ｅｇｙｐｔ － ｄｅｌｉｖｅｒｓ －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 ｏｆ － ｔｏｎｓ － ｏｆ － ｒｅｌｉｅｆ － ａｉｄ － ｓｕｐｐ. ａｓｐ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３.
“Ｅｇｙｐｔ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Ｊｕｎｅ ２０，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 ／ ６４ ／ ４１４
６５１ ／ Ｅｇｙｐ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 Ｅｇｙｐｔ －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 － ｎｅｗ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ｌｉｎｅｓ － ｔｏ － ｐｒｏｄｕｃｅ － － .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ｅｇ ／ 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３．
《中埃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４０１ ／ ｔ２０２４０１１５＿１１２２３６６１.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Ｍｅｈｍｅｔ Ｏｚｋ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ｈｒｉ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 －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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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包括双方在哪些领域达成互通有无、 各取所需的合作意向， 这对于双方来

说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等等。

（一） 新南南合作是埃及复兴的良机

从埃及外交史来看， 其国际行为一般并不是出于某些理念性的判断， 而是与

国内发展需求紧密关联。 “埃及未来外交政策所要达成的最高国内目标是， 为实

现埃及经济需求和政治优先事项提供有利环境。”① 加入金砖国家必然要符合埃

及未来发展的需求， 而且总体收益要大于可能存在的政治经济代价。 埃及选择加

入金砖国家， 说明无论是从眼前形势还是未来规划着眼， 这一决策都更加契合埃

及的利益需求。
首先， 埃及与金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是

埃及无可取代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这既是埃美特殊关系构建的结果， 也是这种

特殊关系构建的重要前提。 但随着全球南方国家整体性崛起以及它们与埃及之间

的贸易关系日益发展， 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发展， 使得美国逐渐失去了

在埃及的原有地位。 ２０１２ 年， 埃及进口总额的 ９. ４３％ 来自中国， ７. ５５％ 来自美

国。 从这一年开始， 中国正式取代美国成为埃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后来这一差

距逐渐扩大， ２０２１ 年中国占埃及进口总额的 １３. ５７％ ， 排名第一； 而美国仅占

６. ９２％ ， 排名第四。 如果将这一比例扩大到本次扩容后的所有金砖国家， 那么埃

及从金砖国家的进口额将超过其进口总额的 １ ／ ３。② 这不仅说明中国取代了美国

在埃及外贸领域的领先地位， 而且表明金砖国家在埃及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

越突出。 “随着埃及着手重建国家经济的任务， 开罗将越来越向东看……进一步

加强双方贸易、 投资合作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③ 除这些已经形成的重要贸易

伙伴关系外， 如何开展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商业贸易也是埃及未来积极努力的方

向， 伊朗和南非是埃及愿意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对象。 “在开罗和开普敦

之间建立一条漫长贸易路线的雄心可能开始实现， 埃及将加强与南非及非洲大陆

其他地区的联系。”④ 一条贯通中东和北非再到南部非洲的贸易渠道将被打通。
其次， 加入金砖国家将会对埃及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帮助。 在 《可持续发展战

·８２·

①

②

③
④

Ｎａｂｉｌ Ｆａｈｍｙ，“Ｅｇｙｐｔ’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ｏ. ３，２０１５，ｐ. ３５.
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下属网站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Ｎａｂｉｌ Ｆａｈｍｙ，“Ｅｇｙｐ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ｐ. ４０.
Ａｌ － Ａｈｒａｍ Ｗｅｅｋｌ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 ／ ５０７４５２. ａｓｐ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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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埃及 ２０３０ 愿景》 中， 埃及政府列出了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要完成的 ７７ 个经济发

展规划项目，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金砖成员国相关。 例如第 ２ 项是完成新行政首

都建设， 这项计划由塞西总统在 ２０１５ 年提出， ２０１６ 年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了关于埃及新首都建设的一揽子承包合同， 埃及政府决定由中国公司负责建设

新首都的中心商务区。 该项目占地总面积约 ６０ 万平方米， 其中标志性建筑达到

３８５. ８ 米， 将成为非洲第一高塔，① 这得益于中国发达的基建技术和精准的成本

控制。 与之相关的是， 连接新行政首都与开罗的轻轨工程也将由中国公司完成。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公司又承接了埃及的艾阿高铁 （艾因苏赫纳至阿拉曼） 项目， 总

长 ５４３ 公里， 这一项目完成后将使红海到地中海的轨道交通时间缩短至 ３ 小

时。② 此外， 埃及还大力推动本国数字化建设。 ２０２１ 年， 埃及进口额最高的类别

是机械与电子产品， 占进口总额的 １４. ９６％ ， 总计约 １１０ 亿美元， 其中从中国进

口额达 ３８. ４６ 亿美元， 约占 ３５％ 。③ 中国企业华为公司致力于帮助埃及完成数字

化转型目标， 与埃及当地 １２０ 多家合作伙伴进行广泛合作， 间接为埃及社会提供

了两万余个工作岗位。④ 中国企业不仅为埃及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网络服务， 而

且致力于埃及未来发展， 直接投资建设信息化教育产业， 有力推动了 “埃及

２０３０ 愿景” 的实现。 在会见王毅部长时， 塞西总统表示， “埃及高度重视埃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 愿同中方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拓展各领域合作。 感谢中国

企业为埃及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欢迎更多企业赴埃投资。”⑤ 中

国为埃及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 未来双方将展开更多合作， 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

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埃及的国内外环境并不乐观， 面临诸多挑战。 从 ２０ 世纪末

开始， 埃及传统的阿拉伯领导地位逐渐被海湾国家所取代， 其在非洲的地位也受

到诸多竞争对手的挑战。 埃及曾将自己在红海的两座岛屿交予沙特以换取支持，
在尼罗河问题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存在严重矛盾。 从萨达特转变外交战略以来，
埃及在地区事务中的身份逐渐从领导者转变为追随者， 这种地区角色变化的根源

来自埃及本身发展的困境。 政治上， 面对内部宗教政治势力抬头与外部地区局势

矛盾复杂化， 埃及政府为了维持其在国内外的话语地位， 将大量资源用于军事装

·９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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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黄培昭： 《 “中国兄弟” 帮埃及打造新地标》，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第 １１ 版。
阿姆尔·阿达维·艾哈迈德（Ａｍｒ Ａｄａｗｉ Ａｈｍｅｄ）： 《 “一带一路” 视域下中埃合作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２０２１ 年， 第 ５５ 页。
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 网站。
Ｄｏａａ Ａ. Ｍｏｎｅｉｍ， “Ｈｕａｗ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 １０ ｍｌｎ Ｏｖ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 ／
４２３６６５. ａｓｐ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３.
《埃及总统塞西会见王毅》， 中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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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配置， 因此减少了直接用于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的投入。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

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埃及武器进口额稳居世界第三， 花费约 １２０
亿美元。① 这虽然有助于埃及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 但同时为埃及经济发展

带来沉重负担。
在本身经济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下， 埃及人口快速增长与水资源缺乏又成为

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埃及人口正式跨入 １ 亿人大关， 并且仍

将保持着每年约 ２００ 万人的增长速度， 这将是埃及发展道路上的一个 “灾难”。②

虽然塞西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并采取一些措施， 但是并未取得显著

成效， 伴随人口问题而来的教育、 医疗、 就业和粮食等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经济

和社会状况恶化将带来政治稳定性下降， 就像 “阿拉伯之春” 时民众所呼喊的

那样， “面包、 自由和社会正义”， 对面包的需求居首位， 说明经济困境正是导

致埃及社会动荡的关键原因。 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 埃及旅游业又遭到沉重打

击。 虽然到 ２０２２ 年后， 埃及的深度贫困率 （每日收入低于 １. ３ 美元的人数占总

人数的比值） 已经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２. ５％降至 ２９. ７％ ， 但这一数字本身仍不乐观。③

长期以来， 为摆脱国内困境， 埃及尝试通过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以换取其他国家

的帮助， 却因此导致埃及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明显下降。 这对于埃及人来说是痛

苦的， 因为他们自豪于本国文明在全世界的辉煌地位， 也自豪于穆罕默德·阿里

和纳赛尔等杰出领导者执政时期埃及在本地区的超然地位。 目前埃及更希望通过

平等的国际合作改善现状， 而非通过损害政治利益来换取经济援助， 埃及只有实

现发展才能真正走向复兴。 从这个角度来看， 金砖合作对于埃及的吸引力要大于

传统南北合作模式。
新南南合作模式的出现给埃及带来民族复兴的新希望。 埃及长期以来所采用

的接受外部援助方式在形式上属于传统南北合作模式， 通过许多南方国家的案例

来看， 这种方式并不能使南方国家真正摆脱落后贫穷的境地。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国际社会对于现代化模

式的传统认知， 西方式现代化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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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ｅｔｅｒ Ｄ. Ｗｅｚ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２０１９，”ＳＩＰＲＩ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ｆｓ ＿ ２００３ ＿ ａｔ ＿
２０１９.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３.
“Ｅｇｙｐｔ’ 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Ｈｉｔｓ ｔｈｅ １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 ／ ６４ ／ ３６３２７６ ／ Ｅｇｙｐ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 Ｅｇｙｐｔｓ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 ｈｉｔｓ － ｔｈｅ － －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ｍｉｌ. ａｓｐ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３.
“Ｅｇｙｐｔ’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ａｔ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ｔｏ ２９. ７％ ｉｎ ２０１９ ／ ２０：ＣＡＰＭＡＳ，”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 ／ ２ ／ ４７７９８９ ／ Ｅｇｙｐｔ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Ｅｇｙｐｔ％ Ｅ２％ ８０
％９９ｓ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ｒａｔｅ － ｄｒｏｐｐｅｄ － ｔｏ － － ｉｎ － － ＣＡＰＭＡＳ. ａｓｐ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７，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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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式现代化给许多南方国家提供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经验。 通过新南南合作， 加强发展经验交流分享， 以互帮互助的方式

实现南方国家共同发展， 这也是吸引埃及加入金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将为埃

及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 中东局势仍在持续变化中， “海湾国家已经显

示出许多迹象表明它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 并且未来几年为埃及做的事情———
无论是援助、 投资还是吸收过剩劳动力方面———都将比过去少得多。 美国同样正

在缓慢、 断断续续地重新调整其优先事项， 可能会远离中东地区。”① 埃及需要

重新考虑自己在中东北非乃至全球的新战略布局， 现在正是重新调整的关键

时期。
总体来看， 一方面埃及国内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自

身发展。 这种现实困境促使埃及重新考虑其对外政策， 放弃原有的单一圈子参与

而转向更加平衡的对外政策， 在巩固阿拉伯圈子和美埃关系的同时 “重返” 非

洲， 并且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南方合作。 另一方面， 埃及在长期的国际经贸活动

中已经通过市场机制与金砖成员国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 加入金砖国家不仅会继

续保持并进一步发展这种相互依存关系， 而且会带来更广泛的合作， 为埃及未来

发展提供推动力。 因此， 加入金砖国家成为埃及着眼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 埃及是全球南方不可或缺的部分

加强与埃及合作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本身的重

要性及其在中东非洲地区的角色， 埃及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

要地位， 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 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首先是俄罗斯的重返非洲战略。 世界大国对非洲的争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

纪， 从殖民时代开始非洲就一度沦为大国间争抢的重要对象， １９ 世纪末首次创

造了 “争夺非洲”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一词。 冷战期间， 两大阵营为了争夺非

洲新兴独立国家而展开斗争， 中东地区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两大阵营争夺的重要中

间地带。 埃及作为连接中东与非洲的重要国家， 自然成为双方重要的争夺对象。
在纳赛尔时期， 埃及选择亲近苏联的战略， 但随着苏联在中东势力的退缩以及苏

埃关系恶化， 埃及又转投美国阵营。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 非洲大陆正经

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复兴， 非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速第二快的大陆， 其政治意义

和战略价值也在随之不断提高， 已经成为世界局势的重要参与者。 有学者认为，

·１３·

① Ｓａｒａｈ Ｅ. Ｙｅｒｋｅｓ，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３，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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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趋势下可能会迎来大国 “争夺非洲” 的新阶段。①

苏联曾参与同西方势力争夺非洲。 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又以新身份加入

这场斗争中。 但俄罗斯 “争夺非洲” 的目的与苏联有着本质区别， 它并非出于

争霸目的， 而是被西方打压孤立后寻求与非洲合作。 正是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

敌视政策， 导致俄罗斯将目光投向西方之外的国家， 致力于寻找新的政治合作

伙伴与贸易伙伴———非洲和中东国家。 俄罗斯认为， “非洲是促进多极化的潜

在伙伴。”② 捷克学者特蕾莎 （Ｔｅｒｅｚａ Ｎěｍｅｃｋｏｖá） 等人认为， 俄罗斯重返非洲和

中东的动机主要有五个： 第一是俄罗斯与美国、 欧盟之间的制裁战争迫使其需

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失去的贸易份额； 第二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推动俄罗

斯与前苏联地区以外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加强其地缘政治地位； 第三是

俄罗斯得到叙利亚在这一地区的帮助； 第四是俄罗斯需要寻找一个能够进入利

比亚的后门； 第五是俄罗斯需要与盛产石油、 天然气的国家加强合作， 以对欧

洲施加压力。③

俄罗斯重返中东非洲地区的战略方式也产生了新变化。 一方面， 俄罗斯仍然

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旧方式———主要指军事合作， ２０ 世纪苏联与埃及之间的合作

就建立在广泛的军事合作基础上。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 俄罗斯受到美西方

的武器贸易制裁， 导致俄罗斯军火贸易份额大幅下降。 但是， 俄罗斯在非洲找回

了一部分贸易空缺， 目前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占该地区武器进口的

３５％ ， 并与非洲国家签署超过 ３０ 个新的双边军事协议。④ 另一方面， 俄罗斯正

在采取新的方式实现外交目标， 逐渐减少原有的直接援助方式， 转而通过发展合

作与经验知识分享来实现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 这与金砖国家理念相符。 近年

来， 俄罗斯努力增加其在非洲的投资， 并与非洲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在能

源、 矿产、 机械等领域加强合作力度。⑤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ｅｒｅｚａ Ｎěｍｅｃｋｏｖá， Ｌｅａ Ｍｅｌｎｉｋｏｖｏｖá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Ｐｉｓｋｕｎｏｖａ，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９，Ｎｏ. ３，２０２１，ｐ. ３６８.
Ｖｕｋ Ｖｕｋｓａｎｏｖｉｃ，“Ｍｏｓｃｏｗ’ｓ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３４１，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ｐ. ５.
Ｔｅｒｅｚａ Ｎěｍｅｃｋｏｖá， Ｌｅａ Ｍｅｌｎｉｋｏｖｏｖá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Ｐｉｓｋｕｎｏｖａ，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ｐ. ３７２.
Ｔｅｒｅｚａ Ｎěｍｅｃｋｏｖá， Ｌｅａ Ｍｅｌｎｉｋｏｖｏｖá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Ｐｉｓｋｕｎｏｖａ，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ｐ. ３７３.
Ｖｕｋ Ｖｕｋｓａｎｏｖｉｃ，“Ｍｏｓｃｏｗ’ｓ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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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实施重返中东非洲战略旨在提高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从而缓解来

自美欧国家的压力。 但俄罗斯本土与该地区距离较远， 因此通过与该地区有影响

力的国家合作来实现外交目标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 埃及由此成为俄罗斯的一

个最佳合作对象。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两国关系保持密切。 ２０１４ 年， 塞西总统刚刚上

任便到访莫斯科会见普京， 并在接下来几年中与俄罗斯达成数笔高额的军事订

单。 ２０１５ 年， 塞西总统出席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庆典。 ２０１７ 年， 埃及与

俄罗斯就两国相互开放领空和使用空军基地达成初步协议， 这是两国加强军事合

作重要一步。 同年， 两国签署埃及第一座核电站建设协议， 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

公司承建埃及达巴核电站。 目前俄罗斯已在很大程度上代替美国成为埃及最大的

军工装备供应国， 并通过埃及发挥出更大的地区影响力。 总体来看， 埃及在俄罗

斯的中东非洲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框架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

的联系与合作符合俄罗斯的战略需求。
其次是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

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 “一带一路” 倡议， 旨在与沿线国家建立起更

紧密的合作关系， 从而不断追求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这种理念根源于中

国的新型国际秩序观， 中国将自身命运与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追求平等、
民主和公平的国际关系新秩序。① 因此， “一带一路” 国家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

合作伙伴， 也是秉持共同理念的伙伴。
中东和非洲地区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 新中国自建立起便

始终奉行与亚非拉国家友好交往的外交方针， 中东和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起长期

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政治和经济联系密切。 非洲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具有

重要地位， 目前中国已经连续 １４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贸易总额累计

超过 ２ 万亿美元， 与 ５２ 个非洲国家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② ２０２１ 年， 中

国企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为 ４９. ９ 亿美元， 对非投资规模每年稳定增长， “非洲市场

的需求和中国企业的能力形成互补关系， 双方都通过中国企业的投资合作获得发

展。”③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引领下，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治理和发展的重要推动

·３３·

①

②

③

仝菲： 《中国与非洲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理念、 基础、 困境及应对》， 《国际问题研
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０８ 页。
《图表： 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政府网，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ｊｉｅｄｕ ／ ｔｕｊｉｅ ／ ２０２３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８６２２６.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周密： 《国际对非洲直接投资》， 载张宏明主编： 《非洲发展报告 ＮＯ. ２５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２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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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是非洲复兴的重要推动者， 对非洲国家和人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中非合作

是互惠互利的， 非洲也是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伙伴。 新中国成立后， 非洲国家与

中国在国际政治诉求上保持高度一致， 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站在同一边。 除政治利

益之外， 非洲本身就是一块资源和发展宝地。 作为最年轻的大陆， 非洲具有高人

口增长速度的显著特征， ２０２２ 年非洲人口超过 １４ 亿人， 而且 ４０％ 的人口在 １５
岁以下， 人口年龄中位数在 ２０ 岁左右。 这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年轻劳

动力， 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消费潜力，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非洲将拥有 １７ 亿消费者，
消费支出将达 ２. ５ 万亿美元， 必将成为中国重要的海外市场。 此外， 非洲大陆拥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 其中 １７ 种矿产蕴藏量居世界第一， 大多数矿产

都是工业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 非洲因此被称为 “世界原料仓库”。① 总之， 在

未来中国发展规划中， 非洲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埃及由于自身在非洲地区的特殊地位与突出影响力， 成为中国非洲战略的重

要一环。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与塞西总统会谈后双方正式签署 “一带一

路” 合作文件。 习近平主席指出， “双方要将各自发展战略和愿景对接， 利用基

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 将埃及打造成 ‘一带一路’ 沿线支点国家。”②

这点明了埃及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重要地位， 不仅是埃及在非洲地区综合

国力的体现， 也是埃及特殊地位的体现。 中国对外贸易的物资集运主要依赖于海

上运输方式， 而无论是运往欧洲还是北非， 都需要经过苏伊士运河。 在 “埃及

２０３０ 愿景” 的指引下， 埃及对运河区进行了大规模建设， 开展了新苏伊士运河

项目的大型工程， 新运河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投入使用， 将通行时间由原本的 ２２
小时降至 １１ 小时。③ 埃及围绕苏伊士运河致力于打造苏伊士运河经济区

（ＳＣＺＯＮＥ）， 不仅改善了运河航运， 而且不断完善相关设施。 中国是苏伊士运河

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包括但不限于修建铁路、 设施投资等。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在中国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主导下， 中方团队启动了苏伊士运

河新铁路桥建设项目， 新铁路桥将会成倍地提高铁路运输能力和通行效率。④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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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非民间商会： 《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报告 ２０２３》， 第 １７ 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ｂｃ. ｏｒｇ. ｃ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ｗｍ. ｐｄｆ，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刘水明、 杜尚泽：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中埃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中国一带一路网，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ｐ ／ ７６９９２. ｈｔｍｌ，访问日
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埃及： 新苏伊士运河计划》， 中国一带一路网，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
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ｐ ／ １０７２.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沈小晓： 《中企稳步推进苏伊士运河铁路桥项目》， 中国一带一路网，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ｐ ／ ２７１９１０.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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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士运河经济区建设不仅是新时代中埃合作的重要成果， 而且通行条件改善和运

输能力提升对促进互联互通大有裨益。 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将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

物流中心之一， 成为中国向西远洋航运的重要中转地。 加强双方合作已成为中埃

两国的共同诉求， 埃及加入金砖国家正是对这一诉求的落实。
再次是金砖国家扩容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合作的要求与体现。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 全球国际合作体系产生深刻变革。 有学者认为， 这一变革体现在传统南

北合作的作用明显下降、 国际发展合作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国际发展合作的主

体多元化。① 传统南北合作以援助为主要合作形式， 主要通过北方发达国家的无

偿援助与低息贷款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资金， 但本质上南北国家在国际贸易

中仍然具有不公平的地位差距， 全球南方国家难以通过这种形式真正实现发展。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传统南南合作由于内部存在异质性和竞争性导致国家间存在

着意识形态差异和内部贸易竞争的问题，② 因此只能作为南北合作的附属品。 近

年来， 一些全球南方国家整体性崛起， 特别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改变了这一局

面。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

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方面， 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出现了综合国力的

显著分化， 这一变革减弱了内部的贸易竞争性， 使南南合作形式产生了新的变

革， 新型南南合作不再只是传统援助的补充， 而是国际合作体系中与南北合作同

样重要的力量， 并且在理念和路径上引领国际发展合作。③ 另一方面， 与传统南

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形式不同， 新南南合作追求通过互帮互助和经验分享来实现

本国的自强式复兴， 寻求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性， 互通有无， 取长补短， 开展产能

合作、 技术合作和治理经验交流。 合作形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援助， 而是治理模

式和发展经验的相互借鉴。 知识传递不再是单纯模仿西方式现代化模式， 而是如

何依据本国国情探索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最终达到通过善治来实现国

家复兴的目标。
新形势下的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更加注重发展理念的协调。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来说， 气候变化应对和绿色发展是重中之重， 但发达国家不愿意

承担更多的气候和环境责任， 甚至出现过西方大国退出 《巴黎协定》 的情况。
但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 埃及在其发展愿景中提出

绿色经济计划， 要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项目， 并对改善水资源提出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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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瑾艳： 《国际合作体系变迁下的新南南合作： 挑战、 使命及中国方案》， 《区域与全球
发展》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２６ 页。
卢静： 《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 国际认知及其启示》，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８ 页。
周瑾艳： 《国际合作体系变迁下的新南南合作： 挑战、 使命及中国方案》， 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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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签署高达

１４７. ５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协定， 标志着该经济区进入绿色能源新时代。① 这充分

说明埃及对于绿色发展模式的重视。
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应对北方国家的打压或拉拢。 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一股

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已达到 ８０％ ， 经济总量接近世界总量的一半。 它们苦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

不平等秩序久矣， 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 从而对传统国际秩序造

成强力冲击。 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得以体现， 诸多南方国家在中美战略

博弈和乌克兰危机中没有选边站队， 美西方国家深切认识到， 要继续主导战后国

际秩序， 如今还需要积极争取全球南方的政治力量。② 这形成了南北方国家间的

政治角力， 西方国家通过多种形式拉拢全球南方国家， 并试图在全球南方内部制

造矛盾， 全球南方国家则需要通过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来防止分化分裂。 金砖

国家作为新南南合作的代表， 本次扩容具有团结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刻意义， 是对

发达国家分化战略的一次回击。 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 埃及主动寻求以和平对话

方式解决矛盾争端， 一贯主张在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③ 这种观念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不结盟运动精神。 在国际政

治理念上， 埃及始终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站在一起， 保持步调一致， 共同致力

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现如今， 在外部压力下团结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深刻变

革的关键内容。 埃及作为中东非洲地区大国， 在需要其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时机，
加入金砖国家以及参与更广泛和深入的全球南方合作， 这既是埃及的期望也是全

球南方国家的期望。

埃及新晋金砖的角色与作用

埃及的金砖角色建立在前述基础之上， 这一角色作用的发挥是两者有机互动

的结果。 埃及通过金砖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 以及金砖国家通过埃及所能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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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ｇｙｐｔ’ ｓ ＳＣＺｏｎｅ Ｓｉｇｎｓ ＄ １４. ７５ Ｂｌ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３ ／ １２ ／ ５１０３８８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Ｅｇｙｐｔ；ｓ － ＳＣＺｏｎｅ － ｓｉｇｎｓ － － ｂｌｎ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ｆｏｒ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０，２０２３.
王健等：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 “全球南方” 与中国角色》，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７ 页。
阿姆尔·阿达维·艾哈迈德 （Ａｍｒ Ａｄａｗｉ Ａｈｍｅｄ）： 《 “一带一路” 视域下中埃合作研究》，
第 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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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两者相互结合构成了埃及的金砖角色作用。

（一） 埃及将是地区复兴的带动者

埃及作为中东非洲地区的代表性国家， 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具有为这一地区其

他国家进行尝试和探索的意义。
首先， 经验上的探索示范作用。 最初的金砖国家都是全球南方国家中的佼佼

者， 具有高经济体量的特征， 所实行的合作模式未必适合于低经济体量的国家。
因此需要与次一等经济体量的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实践， 积累合作

经验， 探索出能更好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合作方式。 大水漫灌式的扩员方式

会带来诸多问题， 从而打击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信心， 因此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

合作方式， 在磨合中进步， 在进步中壮大， 形成更适合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的新

型南南合作模式。 埃及在中东北非地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又是该地区治理的关

键国家， 与埃及进行经济合作将会为推进这一地区更广泛的金砖合作提供宝贵经

验， 埃及成为中东非洲地区复兴和发展的探索者与先锋。
其次， 具有地区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这一轮金砖合作机新扩员 ５ 个国家，

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地区代表性， 而且具有相当的地区影响力， 因此本轮扩员的影

响范围并非仅局限于参与国。 从埃及视角来看， 加入金砖国家将有助于埃及未来

发展， 提升其综合国力。 具体而言， 加入金砖国家将有力促进埃及经济增长， 进

一步提升其在中东非洲地区的影响力， 带动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展， 并在调节国家

间矛盾与冲突上发挥更大作用。 可见， 加入金砖国家不仅给埃及本国带来很大变

化， 而且在埃及影响范围内的其他中东和非洲国家同样会受到这一变化的次生影

响， 给这一地区的发展带来新变化。
再次， 增强地区更深入参与新南南合作的信心。 目前新型南南合作还更多局

限在中等水平以上的全球南方国家之间， 有些国家对于这种合作形式是否能够有

效带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复兴还存在质疑。 作为新南南合作的重要代表， 金砖

合作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南方国家对这一合作形式的信心与认知。 因

此， 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特别是与埃及的合作， 可以有效

提升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对于参与金砖合作或更多形式的新南南合作的信心， 增

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积极性。
最后， 金砖合作将为埃及调解地区冲突提供新的工具。 传统南北合作理论对

南南合作的否定， 就在于认为南方国家之间的高同质性会导致它们之间的矛盾与

竞争会大于合作， 历史证明这一问题确实存在。 传统南南合作模式主要集中于政

治共识层面， 如不结盟运动、 七十七国集团等， 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成果则乏善可

陈。 在新南南合作模式下， 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大量可合作部分， 在此基础上

·７３·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金砖合作会将不同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式联结在一起， 创造更多的

共同利益， 从而为化解国家间矛盾提供了一种新契机和新思路。 伊朗与沙特长期

处于对抗状态， 两国曾在中东地区爆发了多场代理人武装冲突， ２０１６ 年两国一

度断绝外交关系。 在中国的调解下，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三方在北京达成协议，
沙特与伊朗复交， 这其中离不开中国的外交努力。 从另一方面来看， 亦能说明沙

特和伊朗之间存在合作机会促使它们放下矛盾而走向联结， 发展需求代替矛盾对

立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 沙特与伊朗之间、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都存

在争端， 这些国家都是金砖国家新成员。 各方如果依旧保持敌对态度， 势必对金

砖合作效果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既不符合争端国家彼此的利益， 也不符合金

砖国家的现实需求， 因此各方都希望并致力于以合作替代矛盾， 这正是金砖机制

在调解端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金砖国家在解决双边和地区问题方面扩大了其

成员国的视野， 并可能影响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以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持续存

在的争端。”① 这为解决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即通过

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创造更多的国家间共同利益， 由经济推动政

治， 使这些国家走向联结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 也就是说， “金砖国家能够

提供合作而非冲突的战略框架。”② 广泛化解中东非洲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 是

促进地区发展与复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金砖机制在调解端方面的作用同样可以

被成员国所借鉴， 这将为埃及调解地区矛盾冲突提供新的途径和平台， 不仅有助

于解决埃及自身与其他国家间的矛盾冲突， 同样为埃及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去调

解其他国家间的矛盾冲突， 从而使埃及更好地发挥地区复兴带动者的角色作用，
促进区域和平与发展。

（二） 埃及将是全球南方合作的推动者

首先， 埃及是金砖国家的坚定支持者。 目前， 埃及已经与金砖成员国之间建

立起紧密关系， 特别是与中国、 俄罗斯和印度之间， 与这些国家合作将会对埃及

国内建设提供巨大助力， 并对埃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

看， 加入金砖国家是埃及外交政策的一个突破， 这意味着埃及将与中国、 俄罗斯

等同美国竞争关系激烈的国家开展更加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甚至会逐渐取代美国

在埃及外交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这将是自萨达特打造埃美特殊关系以来埃及外交

战略的又一次大变革。 但是也有人对埃及加入金砖国家表示担心， 埃及前外交部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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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助理侯赛因·哈瑞迪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Ｈａｒｉｄｙ） 认为， “由于西方与中俄之间的两极分

化日益严重， 对于在两个阵营或任何一个阵营都有利益的集团成员来说， 如何开

展合作将会是一个挑战。”① 一些人认为， 加入金砖国家并不意味着埃及将在政

治上偏袒任何一方， 这种决策不代表任何政治承诺或义务， “埃及有权为了本国

经济利益， 与所有不断发展和有影响力的经济体建立牢固关系”②。 这正说明埃

及是多边主义的坚定奉行者， 一直以来坚持奉行以国家发展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

外关系的主导因素。 同样， 金砖国家是一个经济合作集团而非政治军事同盟， 目

标是在和平框架下推动全球秩序向良序发展， 而不是与现有西方体系进行对抗，
全球南方国家想要重新塑造的国际新秩序不是一个排斥发达国家的秩序。 就像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所指出的那样， “南南合作是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作用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南北合作。”③ 金砖国家同样只是传统国

际合作模式的 “可选品”， 而不是 “替代品”。④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埃及加

入金砖国家更多考虑的是所能获得的发展利益而非政治代价， 这一选择并不意味

着埃及要在美国和金砖国家之间做出抉择， 也不意味着埃及在政治上重新站队，
双方仅是为了本国更好的发展而选择合作。 这既是埃及所希望的， 也符合全球南

方国家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 因此， 埃及将会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理念与实践的有

力支持者。
其次， 埃及在推动金砖机制发展方面具有积极参与性。 二战后， 美国通过一

系列举措将美元打造成国际贸易中通用的结算货币和大宗商品定价的计价货币，
铸造了国际贸易中的美元霸权。 各国为了满足国际贸易的货币需求以及抵御随时

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 （包括由于地方冲突导致的短期经济问题等） 而被迫存储

大量美元。 但是， 大量持有美元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发展。 ２０２２ 年，
由于全球通胀压力， 美联储推行货币紧缩政策， 将利率调整至 ４. ２５％ ～ ４. ５％ ，
这是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的最大幅度， 导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贬值。⑤

其中， 埃镑在一年内对美元的汇率下降约 ４９％ ，⑥ 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已经成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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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英姬： 《非洲经济在气候冲击下脆弱性加剧》， 载张宏明主编： 《非洲发展报告 ＮＯ. ２５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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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埃及发展的一大障碍。 此外， 美国还经常使用美元作为推行国家霸权的手段，
来打压和限制其他国家以满足自身政治诉求。 如在乌克兰危机中， 美西方国家对

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经济制裁， 冻结了俄罗斯央行一半的黄金和外汇

储备， 并切断了俄罗斯主要银行与国际资金清算系统（ＳＷＩＦＴ）之间的联系。① 这

导致俄罗斯难以将美元作为中介进行跨境支付， 因此更多地使用本币结算， 类似

的打压对象还包括中国和伊朗。 作为新兴的国际政治力量，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

全球南方国家正是受到美元体系消极影响最大的群体， 因此尝试在金砖内部使用

替代性货币取代美元的机制正逐渐成为金砖国家的主要需求。
在本次金砖扩容之后， 金砖国家占全球 ＧＤＰ 的比重上升到 ３０％左右， 成员

国将控制全球 ４３％ 的石油产量， 占世界人口的 ４６％ 。② 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已经

具备相当庞大的经济体量和能源储备， 在物质上初步具备了取代美元的基础条

件， 但这项机制的确立还需要得到金砖成员国的认可和推动。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早先有过类似的提议： “使用当地货币、 可替代性金融安排和可替代性支付系统

在全球势头正盛。”③ 从现实情况来看， 金砖国家直接跨越到使用内部统一货币

进行结算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重要的前置步骤是在更多领域内允许使用本币结

算。 作为经常性遭到西方经济制裁的国家， 俄罗斯和中国长期致力于去美元化，
正在成为本币结算的重要推动者。 在 ２０２３ 年前三个季度中， ７０％ 的中俄贸易是

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 俄罗斯国内银行愿意并正在逐步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 进行结算。④ 虽然埃及并未直接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 但由于自身的经

济困境， 埃及同样深受美元体系的消极影响， 本身就是使用本币结算的极大受益

者， 因此埃及也多次表达了对金砖国家内部使用本币结算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
在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货币篮子后， 埃及就曾提出希望中国船舶在经

过苏伊士运河时使用人民币而非美元进行支付结算。⑤ 近年来， 埃及正逐步将这

一设想付诸实践。 ２０１９ 年， 埃及主要的商业银行被允许向埃及企业提供人民币

账户进行结算。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埃及政府发行价值约 ５ 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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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埃及央行与中国的银行签署了价值约 １０ 亿美元的人民币贷款协议。① 因此，
无论是从目前受到美元影响的困境， 还是从本身的意愿来看， 埃及都将是使用本

币结算或内部统一货币结算机制的重要倡议者和支持者。 如果顺利建立这一机

制， 将极大减轻埃及的外汇和预算压力。 从国际层面来看， 该机制将进一步削弱

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减少全球贸易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使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

受益。
最后， 埃及加入金砖国家将增强全球南方的话语力量。 目前全球秩序面临重

大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 乌克兰危机等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巨大冲

击， 要求全球秩序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在政治经济上受到不

公正待遇， 这是促成全球南方国家联合的重要原因， 只要国际秩序依旧在南北问

题上缺乏公平性， 就持续为金砖国家提供扩张的土壤， “并且将日益代表全球南

方的声音和利益”②。 这种不公平体现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缺失， 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中， 美国、 法国等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投票权。 如美

国在 ＩＭＦ 中拥有 １６. ７５％的投票权， 而 ＩＭＦ 的方案需要得到 ８５％的赞同票才可通

过， 这导致该组织的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能得到美国的同意将难以通

过。③ ２０２２ 年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约为全球的 ２６％ ， 但在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中的

投票权均不超过 １４. ２％ ， 资源分配表现出明显的非公平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 它所采用的机制与传统多边银行不

同， 无论是在认缴额度还是股权分配上都遵循公平性原则， 同时采用了市场化运

营， 尽量降低成员国对银行决策的政治性干预，④ 并且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开放。
如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金砖银行就扩充 ３ 个成员国 （阿联酋、 乌拉圭和孟加拉国）。
同年 １２ 月， 埃及申请加入金砖银行， 到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埃及正式加入金砖

银行。⑤ 通过这种方式， 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打造另一套更符合南方国家需求的国

际合作体系， 塑造国际新秩序。 “新兴经济体集团正在逐步实现其目标， 即在争

取国际秩序方面更大的发言权， 并作为制衡西方影响力的砝码。”⑥ 埃及加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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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国家是对金砖机制和金砖理念的一种认同， 共同的政治认识增添了更多的全球

南方国家的国际政治话语权。

结　 语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正朝着更加不确定的方向演

变。 很长时间以来， 埃及不断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困境持续彰显着其破坏力， “阿
拉伯之春” 正是变革时代带给埃及的一次强力冲击。 从 ２０１４ 年之后的外交倾向

来看， 埃及加入金砖国家并非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 因为埃及近年来明显表现出

朝全球新兴力量靠拢的倾向， 这股新兴力量既指金砖国家， 又指全球南方国家。
这是埃及为解决当前面临困境所选择的一剂良方， 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外交选择。
从埃及的外交沿革来看， 其在外交政策选择上具有务实的特点， 埃及领导者在对

国家角色构建上表现出明显的埃及优先原则， 一切外交决策的目的都是为埃及发

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因此， 埃及的本轮外交选择更多像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选择

苏联、 ７０ 年代选择美国一样， 其领导者认为与全球新兴力量的深入联结更符合

埃及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需求， 埃及将从中获取到改变本国发展困境的

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选择的道路就一帆风顺， 可以预见的是埃及将会面临着

多重困难。 首先， 内部竞争性难以消除。 本轮金砖扩员中伊朗、 沙特和埃塞同埃

及之间就充斥着复杂矛盾， 它们本身在政治上就是地区内部的竞争者， 在经济结

构上也有着高度相似性， 这一内部竞争性会随着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规模的不断扩

大而更加凸显， 如何在更为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充足的发展将是埃及需要首先面对

的问题。
其次， 埃及现有经济发展困境导致产品结构单一、 附加值低等问题， 使其在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 同发展程度较高的金砖国家相比， 埃及在大

多数方面都明显有所不足。 随着合作加深， 埃及孱弱的商品竞争力可能会导致本

国严重的外贸赤字。 这一问题在当下就已经有所体现， 埃及同中国之间存在着难

以弥补的贸易逆差， 同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也大多是进口大于出口， 如何打造本

国特色商品和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埃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 埃及的外交倾向可能会带来新的外交与政治风险。 没有证据表明金砖

国家的发展与扩员不会引起发达国家的忌惮和打压， 同样无法预判美国是否会将

埃及的这一抉择视为一种 “背弃”， 由此而来的可能是对埃及施加经济政治压

力。 虽然金砖国家对埃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但埃及对美国长期形成的依赖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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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难以改变， 当美国将南方联合视为应当采取强硬措施的对象时， 埃及可能会

成为美国的首选 “制动器”。 这将会对埃及乃至整个金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

消极影响。 这不仅是埃及可能需要面对的危机与挑战， 甚至将是所有金砖国家需

要提前设想的困境。 面对这些问题， 埃及需要坚定信心、 恪守理念， 积极抓住全

球发展的机遇， 依靠新兴国家的经验， 努力实现本国的现代化。 面对复杂的国际

环境， 只有自身强大才能保证国家平稳发展。
此外， 本轮金砖国家扩容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从本次扩容最初选定的六个国

家的地区分布来看， 埃及、 埃塞属于非洲地区， 阿根廷属于拉美地区 （尽管阿根

廷最终选择退出， 但其早先已经成为金砖国家扩容的选择之一）， 其余国家属于

西亚地区， 总体保持了地区分布平衡。 可以看出， 本轮扩容并没有围绕某一核心

地区或是某一合作领域来选择对象， 而是依据地区考虑， 在南方国家集聚的三个

地区多点开花。 这一方面表现出金砖国家具有综合性、 全面性发展的倾向， 另一

方面也表明本轮扩容基本遵循地区平衡性原则。 因此， 这实际上是一次尝试， 即

尝试在更大范围和更多国家实践新型南南合作； 也是一次试探， 即试探深入合作

的可能性与成效， 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对此的反应。 众多迹象表明

了一个可能性： 本轮扩容可能是为金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奠定基础，
其目的是将金砖国家打造成一个普遍的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国际合作平台 （或国

际组织）。 唯一可以明确的是， 这将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大变革的一次重要举措，
并且正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 对埃及而言， 未来 １０—２０ 年或将会是检验其 “金
砖” 成色与纯度的关键时期。

（责任编辑：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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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ｍａｎ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 ａ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ａ ｍｏｒ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ｇｙｐｔ’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ｇｙｐｔ，ＢＲＩＣＳ，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ｕｔｈｏｒｓ：Ｗａｎｇ Ｔａｉ，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ｎｇ
Ｌｉａｏ ０２８０００）；Ｌｉｕ Ｘｉａｎ Ｐｅｎｇ，Ｍａｓｔｅｒ’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ｎｇ Ｌｉａｏ ０２８０００）．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ｕｄａｎ ｈａｓ ｓｅｅ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ｗｈｏｓｅ ｒｏｏｔｓ ｌ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ｌａｙ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
ｈａ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ｍｉｓｓ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ｍｏｓｔ ｕｎ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ｓ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ｏｎｇｍ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ｎｓ ａｌｏｎｅ，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ａｎ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ｄ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ｕｔｈ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２５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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